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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到一家外企，担任网络安全工程师 薪为

元。

魏鹏个子不高，看上去胖乎乎的，一副金丝边眼镜背后，是

一双好像没睡醒一样的眼睛。来我们这里学习的时候，他留着

山羊胡，穿着大布衫、大短裤，脚蹬一双大趿拉板，背挎一个大书

包 活脱脱一个日本浪人的形象。他几乎每天都迟到，几乎

每天都会在上课时睡觉。我每次找他谈话，他都爱搭不理的，而

且他还会慢条斯理地说：“我就这样。”似乎就算是受到了恐怖分

岁，外贸英语魏鹏：男，太原人， 专科学历。

到山西省统计局，年大学毕业，分 从事打字排版的

元。工作，月薪为

年 月，得了一种怪病，患病期间觉得自己应该好好

利用时间。病愈之后，便报考“专升本”。

年 “专升本”毕业 德语，准备赴德后到北京学

国留学。

年 女朋友的原因，放弃出国，转而参加“就业

班”学 ，准 到月，结束“就业班”学备在北京发展。

站实习，转某 正后， 元薪为 。

网络年 公 担任技术到一家大 支持 程师，

元，月薪为 随后涨到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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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威胁，他也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后来，大约是在毕业后的半

年，在一次毕业学员的聚会时，当时的他让我眼睛一亮 这是

魏鹏吗？简直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当时的魏鹏西装革履，雪白

的衬衫衬托鲜艳的领带，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整个人精

神抖擞，气宇轩昂，俨然一位公司的高层主管！一个人怎么会有

这么大的变化？简直很难想象！

通过这一次我和魏鹏的深入交谈，我才明白，为什么他在上

课的时候是那样一副打扮，而后来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

他大专毕业一年以后，曾经身患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夜间发烧，

白天退烧，每天如此。他在大原所有的大医院都进行了检查，但

都查不出来是什么病。甚至有的医生说：“很可能是白血病，没

有别的办法了。”年 岁的魏鹏，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多月。那仅

多年以来走过的路仔仔细细地想了段时间，他把 一遍，觉得

就这么走了，实在太不值得了。如果这个病能痊愈，一定要换个

活法！也许是苍天所赐，正在他极力想要活下去的时候，妈妈找

来了一位老中医，而他在吃了老中医的药以后，居然真的摆脱了

怪病的困扰！“死”而复生的魏鹏，似乎一下子有了用不完的劲：

他先是到山西大学读了两年“专升本”，然后到北京补习德语，准

备去德国留学。但是，由于女朋友不同意他留学，他就留在了北

京。后来，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网络

安全工程师，月薪也从最初的 元涨到了现在的 元！无

论在收入水平上，还是在精神境界上，魏鹏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

当高的层次。

魏鹏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都有相当的启发性：当我们每

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生活、工作的时候，谁都不会感受生命

的短暂和珍贵；而当我们的生命突然遇到障碍，甚至随时都有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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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结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过去应该做的事情太多，而过去浪

费的时间也太多，没有好好地孝敬父母，没有好好地对待朋

友⋯⋯如果我们能够亲身感悟这种深入骨髓的悔意，或许我们

就会每天检视自己、告诫自己、完善自己，不让光阴虚度，而让生

活充满欢笑。

采访魏鹏的时候，正值北京“非典”盛行，当时外面的餐厅和

茶馆都不方便去，所以我们约好在我的办公室见面。晚上下班

以后，楼道里静悄悄的，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两个人

就像唠家常一样，开始了谈话⋯⋯

一、走“后门”找工作

周：你是哪一年上的大学？

魏 年。那个时候，整个太原市的升学率是 左右，但我

们学校是重点中学，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不同的是，有

的考上了名牌大学，有的则不是名牌。正式考人大学的考生应

该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吧。现在不一样了，一是因为扩招，二是因

为现在民营学校比较多，上大学比原来容易多了。在上高中的

时候，我是我们班的班长，但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在班里属于

中等水平。我们班不是特别好的尖子班，而是文科班，而成绩稍

微好一点的学生都去学理科了。

点评：从魏鹏对他的高中的描述中，我感觉这所高中的教学质量

还是很高的。全市平均五个高中毕业生里只有一个能考上大

学，而他们学校则是五个学生里有四个能考上大学。但是，成绩

好的学生都去学理科，而成绩差一点的学生学文科，这种分法却

有待商榷。因为学习何种专业，最好根据个人的特点和爱好，以

便更充分地挖掘个人的潜能。加拿大不设高考，学生在初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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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成绩单将直接寄给学生申请的大学，如果大学同意录取，

学生就可以在大学就读。大学一、二年级也不分专业，学生可以

从几百门课程中选择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只要挣到学分就可

以了。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才分专业，这样可以让学生有一个选

择的过程，看看自己的兴趣点究竟在哪里，自己究竟适合何种专

业。不知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周：你上的是哪所大学？

魏：山西大学的外贸英语专业，是专科。我 年毕业，毕业于

后分配到山西省统计局工作，当时我只有 岁。统计局下面有

一个公司，做激光照排业务。公司使用的是方正的激光照排系

统，我就在这个公司做印前业务，包括分色、套色、试色，我主要

做排版、出胶片等工作。省统计局有任务规定，我们必须在一定

时间内印刷一定数量的资料，出版一定数量的图书。

周：你学的是外贸英语专业，怎么跑到统计局做印前业务了呢？

魏：这就是大学教育不能学以致用的结果。在我毕业的时候，国

家的大学分配制度已经开始实行“双向选择”了。在我之前的毕

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但从我那一届开始，就没有统一分配

了，有的同学找不到工作，户口就被打回原籍。我还是比较幸运

的，赶上了最后一拨分配。本来我的原籍就在太原市，所以找一

找关系，就进省统计局了。我说的找一找关系，指的是托人、送

礼的意思。进去以后，在学校学的东西一点都用不上。

点评：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仍存在一些急需改进的地方，如有些

课程内容几年不变，一直与实际应用存在巨大落差。同时，有些

学生在毕业后往往又难以找到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学了几年

的知识和技能似乎没有用武之地，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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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过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的共同努

力，才能逐步得到扭转。

周：你当初做的印前业务是自学的，还是别人教你的？

魏：都是自学的，不过在工作中也跟着别人学过。我在那个公司

的工作时间也就一年零三个月左右，熟悉工作的过程大概用了

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计算机，但学得不是

很 和一点深，只学过 ，能使用五笔字型打打字。

当时觉得打字挺好玩，对打字特别感兴趣，于是我就苦练打字。

后来，我中文打得飞快，搞专业打字的人都没有我打得快，大约

能达到每分钟打 个字的速度，获得了学校组织的打字比赛

的二等奖。上班以后只有打字这个本事还有用，其他的就全都

荒废了。我在上学的时候，学的国际商法、国际贸易实务、新贸

易条例等等，当时都背得滚瓜烂熟，但上班以后一直也不接触，

所以就全忘了，这是最让我感觉到头痛的事！学了两年的东西，

几乎都没有用上，而业余时间学的东西，反倒用上了。

周：当时工作的感觉如何？

魏：当时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工作嘛，刚毕业，几百元的工资，也

就这样了。实际上我并不喜欢进这种事业单位，不喜欢被人家

呼来唤去。单位里叫“这个头儿”“、那个头儿”的特多，官僚主义

作风盛行。刚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还有些新鲜感，就是先找份

工作干着 。我在大学毕业前夕，刚和女朋友分手，心情不太

好，心想，就这么先呆着呗。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块

钱，又因为迟到了两次扣掉了 块钱，最后只拿到了 块钱，

比较郁闷。后来转正以后，涨到了 块，但每个月还是存不下

一分钱，跟朋友吃几顿饭，打两回牌，就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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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大学毕业，找份工作；工资不高，每月花光。魏鹏过着一种

怡然自 岁，反正有的是机会，所以就不紧不得的生活，反正才

慢地随便找一份工作“先干着呗”。此时的魏鹏，只是处于一种

“活着”的状态，心里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或

者去奋斗一番的想法。

二、和死神“握手”

周：后来怎么又想离开统计局了呢？

年魏 月份的时候，公司给我们打乙肝疫苗。在打疫苗

之前，我有点感冒，当打了第一针以后，从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

但并不知道什么原因。烧了两天以后，我去人民医院开始住院，

打吊瓶，一共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医生说是一种

炎症，但一个星期以后也没见好转，医生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后来医院就把我转到了某医院。某医院是我们当地比较好的一

个医院，我在那儿继续接受治疗，但仍然持续发烧。

周：是高烧吗？

魏：不是高烧，只是 度左右。我当时发烧有一个周期性，晚上

开始烧，白天就好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还会发烧。我当时已

经在医院呆了一个月，但就是搞不清病因在哪儿。我的手指头

上，全都是针眼，因为每次都要验血，每天要看白血球数量是高

还是低。另外，一天打三瓶吊瓶，不停地打。我在医院的那一个

月，白血球数量极高，要比正常人高出一二十倍。后来，医院就

怀疑我得的是白血病，医生也给我家里人说了，“可能是白血病

的征兆”。那时候我们家人都比较害怕，他们不相信，还要接着

查。我经常抽血，抽骨髓，做穿刺。当时在医院做了一次穿刺，

后来在医科大又做了一次穿刺，把骨髓抽出来看一看是不是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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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病。在医院那次穿刺，是一个实习医生给我做的。做穿刺的

医生必须得有手劲，但那个实习医生是个女医生，她就没有手

劲。所以她在给我钻的时候，给我钻斜了，疼得我几乎要死过去

了！这种痛苦跟那种身体受到伤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周：当时打麻药也不管用吗？

魏：打麻药也没有用。麻药只能麻醉你骨头上面的部分，而骨膜

是麻不到的。那种疼痛并不是“砍手砍脚、断手断脚”的那种疼，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验不到那种感觉的。而且，除了感觉疼，还

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在往外流，心里特别难受！而

那个实习医生，不但技术不好，还把切片给做坏了，而没有检查

片就无法确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但有一部分症状吻合，

也有一部分症状不吻合。”她说可能是这个切片做得不太好的缘

故，要求再做一次。我赶紧说“：免了，不用做了！”在医院住了一

个月以后，我转到了医科大，然后在那里又住了一个月。开始，

医科大给我用了一种最先进的抗菌素。那时侯，好像一般病人

都用“先锋二代”，而我是从“先锋二代”一直打到“先锋六代”。

打一针就要几百块钱，但我一直打到“六代”都不管用，怎么也降

不下去。然后，又给我上激素，这下终于降温了。但激素对身体

不好，我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因为我感觉特别不舒服，而且家里

人也都不让打。接着，我在医科大又做了一次骨髓穿刺。检查

结果表明，不像是白血病，症状不太吻合。这样，我家里人就放

心了。可还是天天晚上发烧，我一到晚上就糊涂 度的状态

会持续好几个小时，我整个人都会晕晕忽忽的。而且，一到第二

天早晨我就退烧。白天的时候吃饭还能吃，走路也能走，也可以

出去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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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这样的话，你家里人需要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是吗？

魏：对。基本上就是晚上发烧，白天退烧，就是这样一个规律。

一天三餐都是家里人给我送，晚上还陪着我。我记得很清楚，

年“七一”不是香港回归吗，在“七一”之前我还想，估计我

只能在医院里见证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的一刻了。因为医生都

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估计是治不好了，就在医院里呆着吧。

当时跟我一块住院的还有四个发热病人，在我住院期间就有两

个人被推出去了，他们比我严重，因为高烧不断，所以把身上的

器官都给烧坏了。我跟他们住的不是一个病房，我住在糖尿病

科。因为没有病床，所以特别挤，我是跟别人合用一个病房。跟

我一起住院的那几个病人的症状，跟我一样，都是查不出来原因

的发烧，医学上叫“无名热”。我家人听说一块住进来的人都死

了，就说要换个医院，再试试。当时想来北京协和医院，正在联

系当中。就在那个时候，我妈找了个中医。

周：在哪儿找的中医？

魏：也是在太原。当时我还在医科大住院，其间我妈带我去了一

趟太原中医院。中医院有一个熟人，他给我把了脉之后，让我把

每天打的吊瓶，包括抗菌素、激素等，全都去掉。因为各种西药

打得太多了，我的免疫系统都快崩溃了，所以各种药都不起作用

了。他给我开了点中药，我就开始吃中药。大约两个多星期以

后吧， 度，又减了减了 度，然后就一点一点地开始见

效，后来情况基本就稳定了。从 度 降 度到 ，到了这个

状态，基本上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那时候马上就到“七一”了，

我就是在 月 号那天办的出院手续。我终于在家看到了香

港回归，当时心里特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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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你在出院之前就已经把西药都停掉了，然后就开始吃中药

了，是吗？

魏：对。但是，我不敢跟医院的大夫说，我当时用的那些西药，都

是经过十几个专家会诊之后确定的。自己偷偷停药，不敢让他

们知道。

周：听中医大夫那么一说，你就停止用西药了？

魏：都停了，不打了。但是我还在住院，不打也不行啊，大夫也说

我这个病，目前是治不好的，医院也只能想办法稳定病情，不能

烧得更高。他们也确实没办法。后来就出院了，一直在家吃中

药。吃了将近一 度左右，基本上就个月以后，体温能稳定在

恢复正常了。其实，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病。后来还犯

过一次，但没有那么严重，也就十几天吧。也是由感冒发烧引起

的，也是那种症状，吃了点中药就好了。那次以后到现在，一直

没再犯过。

点评：专家的判断，有时候也未必正确。有一段时间，我的牙怕

酸、怕凉，就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牙釉质脱落了，酸、凉刺激

了牙神经。”我说“：那怎么办呀？”他说需要把牙换掉，安装假牙。

我一听，吓坏了，把满嘴的牙都拔掉，那还不得疼死我呀！后来，

我就开始自己琢磨其中的原因：牙的主要成分是钙，是不是我缺

钙呢？后来，我就开始吃钙片，仅仅一个月以后，我的牙就不怕

酸也不怕凉了。假如当时听了那个大夫的话，我的牙可能已经

全部“永垂不朽”了。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首先自己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而

不要盲目听信他人。当然，并不能对任何事都持怀疑态度，对任

何人都不相信，那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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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中感悟

周：完全康复是在什么时候？

月份的时候年魏： ，病就好了。然后我就辞职了。

周：为什么要辞职呢？为什么不回去接着上班呢？单位给你报

销医药费了吗？

魏：没给我报销，因为单位没买保险。医疗费 多总共花了

块钱，都是家里出的。我自己挣的 多块钱，自钱，一个月才

己早都花光了。后来找单位，单位也说这事怪他们没有上保险。

于是给了我 块钱，就是“意思意思”。单位让我回去继续上

班，我回去呆了两个星期，感觉没什么意思。本来在生病之前，

我就感觉没意思，没什么前途，没什么动力。在生病住院的两个

多月里，每天都躺在病床上，清醒的时候也不可能到处跑，所以

我经常思考一些问题：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医生也说

治不了，是不是就这样治不好了？如果真这样再烧几个月，我是

不是就真的“翘辫子”了？我把以前的经历好好回想了一遍。越

想就越觉得：我才 岁，真要是这样走了，也太对不起这一生

了。我还没做过什么事情，理想、抱负，不要说实现，甚至连想都

没想过，就这样走了，实在太不划算了！不过我也想过：万一我

这个病能治好的话，我干什么？对，我得接着上学！虽然读了大

学，但那只是个专科，专科毕业生工作起来没什么竞争力，没什

么优势。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没有意思，挣钱也不多，结果这一生

多块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这病，又花了 样一想，就

一下子感觉到当时的工作变得没什么分量了，没有意义了。上

学的时候，还觉得工作比较重要，必须找个稳定的工作，干几年，

成个家，感觉工作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从生病之后，我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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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这份工作已经一钱不值了。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我对这份工

作没什么兴趣，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我。

周：这些想法都是在生病的时候想到的吗？

魏：对，在病床上，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想，去思考。我想等我病好

了，一定去上学，我还有好多东西都不知道呢。后来病真好了，

我碍于熟人的面子，又回原来的单位工作了两个星期。后来觉

得，说什么也不行了，熟人的面子也不能给了，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应该自己决定。于是我就把辞职报告递上去了，跟领导把情

况 年一说，然后就走了。当时是 月份，我选择到山西大

学读本科。因为我没时间在家学，又没人辅导，学的东西太肤

浅，所以我感觉还是脱产的方式比较好，可以和同学共同学习，

有那种学习的环境。于是，我参加了山西大学英语本科脱产班

的 月自学考试。 号，到山西大学报名参加考试 年。

月份，通过了脱产班最后一门课的考试。

点评：脱产学习“专升本”自学考试，两年的时间就全部学完了。

看来，这两年魏鹏是在专心致志、玩命地学习。而且他选择了脱

产，不是业余，也不是在家自学。脱产学习可以集中精力，其他

的事情都不用去想，全身心地投入，这样学习效率就会很高。

四、因为爱情，放弃出国

周：读两年专升本，一共通过了多少门课程的考试？

魏：八门。总共应该是十三四门，但因为我专科学的是英语，有

几门可以免考。我拿到了毕业证，又申请到了文学学士学位。

这是比较难的，自考一般都很难拿到学位。在上第二年的时候，

我想出国读几年书，通过朋友介绍，我想去德国。因为去德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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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免学费，只要你懂德语，有足够的生活费，就可以申请。我花

块钱的中介费，通过中介办理了了 手续。在德国一年的

元人民币左右，费用应该在 是押金，你账户里必这

马到须得有。在德国每月的生活费大概是 克，再加上

月份开始准备这块就够了。我机票、零花，一年有 个事

月份情， 就来北京了，在人大上德语班。

周：那时候从太原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这个德语班，然后

去德国学习吗？

魏：对，就是为了出国。当时整个山西省都没有德语班。从

年 月底开始在人大读德语，读了半年多的时间，一直到

年的 月份。后来我改变主意了，没有去，是因为女朋友

的原因。我和女朋友是在山西大学认识的，她是山西大同人。

当时我来北京学习的时候，她在大同那边工作。我想去德国，但

我女朋友舍不得离开家，不太想去，而且“钱”也是个问题，因为

最少得七八万人民币。我很想去，很渴望再出去读几年。我就

怂恿我的女朋友，说我先过去半工半读，一年也能挣几万块钱，

等我在那边落脚了，然后她再到北京学半年德语，然后她也到德

国接着读书。但我女朋友担心我一去德国，就会和我分手。她

经常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我心里过意不去，就跟她解释，去德

国是为了我们的前途，咱们一块儿去，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但

是，我女朋友一心认为，我是不想再继续跟她来往了，所以才要

去德国的。

周：是她误解你了，还是你当时真的不喜欢她了，想跟她分手呢？

魏：当然是她误解我了。我们当时已经交往两年了吧。在山西

大学学完以后，她回大同了，我来北京了。当时她在大同外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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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工作，比较稳定。女孩子嘛，就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我

的想法就不太一样，我想出去闯一闯。结果她就误解我了，所以

在通电话的时候，她就经常伤心地哭。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

她给我打电话，哭着说我不要她了。我当时怎么也说服不了她，

后来我一想：干脆算了，我也不去德国了！

周：仅仅因为舍不得女朋友，就放弃出国留学了？

魏：对，我舍不得女朋友，舍不得那段感情！留下来以后，在接下

来的下半学期，我想考托福。在学英语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电

脑部，看了宣传材料以后，觉得还不错。考完托福之后，我就想，

既然不去德国了，必须得在北京站稳脚跟，也不能老拿家里的钱

嘛。当时想，光靠我学的这个英语，想找一个像样的工作，也不

太实际。我周围学英语的同学的工作都不怎么样，我想，还是学

点有用的东西吧，至少学完之后能找份像样的、收入稍微好一点

的工作。

五、课堂上的“睡虫”

周：你看了电脑部的材料以后，为什么感觉还不错？

魏：当时我看了你们的课程介绍，到选聘老师的流程，感觉比较

正规，感觉能学到真东西。所以，上完托福之后，我在 月份报

了电脑部的第一个“就业班”。当时你们的“就业班”分成三个

班，如果三个班全报的话，一共是 块钱。我又说服了家里

人，又给我出了 块钱。 月份我就开始读这个“就业班”

了。

周：你学了哪几个班？当时有 三个班。

魏：我当时这三个班都学了。 是葛老师教的网页设计，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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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学多少网页设计。虽然学会了网页制作，但网页设计却怎么

也学不会。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设计”的感觉“。设计”这种东

西需要天分，需要对色彩的一种感觉，而我对色彩的感觉就不

好，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看。看到别人做得那么漂亮，我的

就只能扔掉了。我对网页设计提不起兴趣，但对网络管理却非

常感兴趣。

点评 年的 月，我在北京第一个推出了“就业班”的概念，

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就业班”。当时网站特别火爆，网站人才特

别紧缺，所以我参考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课程设置，推出了一个叫

做“网站工程师”的专业，内容包括：网站前端页面设计（代号为

、网络平台的架构和管理（代号为“ 、后台动态页面和数

据库编程（代号为“ 。对于一个网站的架设、开发、运行而

言，这三方面的内容已经比较全面了。学习这样的内容，在国外

叫做“ ，企业中也存在这样一个实际的工作岗位。而

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我把它定名为“网站工程师”。这样的培

训课程，在全国尚属首家，一改当时大家都在进行认证培训的现

状，很快便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报名参加的学员很多，而其他

培训机构也纷纷效仿。魏鹏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的，因为我们

的培养目标正好与他当时的想法一致 通过学习、掌握一项

技能，获得一份工作。

周：网络管理的老师是刘东吗？

魏：对，是刘东老师。网络管理这个班，我学得也是“一瓶子不

满，半瓶子晃荡”，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总睡觉。你也知道，这是我

的习惯，我一到那个时间就犯困，一吃完饭就想睡觉，从上初中

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而且，我上课经常迟到。我记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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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在修路，每天骑车弄得满身都是泥。

周：上课睡一觉醒来，跟不上老师讲过的内容怎么办？

魏：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其实，如果我高中的时候上课不睡觉

的话，让我从头到尾地复习，考清华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上课的

时候，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睡过去了，几乎上课铃一响，我就开始

睡觉。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估计是大脑里的某

个东西出了毛病，控制着我，就像催眠一样，老师一讲我就困，不

讲我就不困。下课铃一响，我就跟同学出去玩了。

周：刘东讲课讲得那么好，你也睡觉啊？

魏：照睡不误，但睡得相对少一些。我感觉刘东讲得确实不错，

我基本上都能明白，能跟得上。即使有些地方学得不太明白，下

课看看书也就懂了。相对来说，我对网络管理还是比较感兴趣

的，但当时我没有电脑，基本上都是在课堂上练，课下就没得练

了。

周：当时在学网络管理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哪些地方特别

难？

魏：因为我原来是学英语的，没有接触过电脑，所以说起比较难

的，我觉得是一些概念。比如网络基础，我就不是特别明白，大

概只能明白七成左右。后来在学习编程的时候，我的兴趣也没

有对网络管理的兴趣那么大，我做项目的时候，有些环节衔接不

上。因为做项目重在实践，但我参与的实践比较少。实际上，当

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比较了好几个学校，我比较看重学校对

老师的选择。因为我一直在上学，我感觉学习一定要有一个好

老师，他要把你准确地带进门。如果把你带偏了，你就特别容易

走弯路。主要是看老师有哪些经验，学校对老师有什么监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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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果老师教得不好，学校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你们在这些方

面做得就比较好。

周：在那个时候，电脑课排得很紧张，上下午都有课，一天下来也

得不到休息，你感觉累不累？

魏：累，当然累！不过累也得学呀，既然来北京了，钱也花了，苦

也吃了，罪也受了，如果再不学点东西，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就太不划算了。

点评：魏鹏上课睡觉的情况，的确比较奇怪。当时我跟他谈过

话，但也没有用，他说控制不住自己。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想睡

觉，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却都睡过去了，肯定心疼。但是，就在这

样一种情况之下，他还能坚持学下来，而且掌握了 的内容，

已经很不错了。

六、形象表现心态

周：我记得，当时你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那时候很

潇洒，很自在，经常背一个大书包，还留着胡子，是吧？

魏：对，留了个山羊胡。当时就是为了追求个性。因为上学比较

自由，也不工作，所以就想舒服一点，随便穿衣服，随便留发型，

随便留胡子。可能我当时比较松懈，不想约束自己，所以就出现

了那种形象。

周：但后来，我看你工作以后，突然变得西装革履，还打着领带，

拎着皮包，跟原来一比，彻底变了一个人。后来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在上课的时候留的发型，留的胡子，经常给人一种玩世不

恭的感觉。

魏：当时并没有这种意识。不过后来想想，可能是有点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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